
爱之城
■洪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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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不相识
■马邦城

RUI BAO

支边那些事儿

爱情是个生生不息、永恒的话题，

总能扰你情愫，撩你相思。到米兰第二

天，小弟就说：姐，明天带你去寻找爱情

吧！

“爱之城”Verona维罗纳东接水城

威尼斯，南通首都罗马，西临经济重镇

米兰，北靠阿尔卑斯山，是意大利最古

老、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自古就是一个

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塞，公元一世纪就已

是古罗马帝国的一个重要驻防地。

维罗纳拉丁语：极高雅的城市。小

镇古朴恬淡，曾经饱尝战争的痛苦，而

今带着历史的积淀，披上“爱之城”的荣

耀。城中保存了古代、中世纪到文艺复

兴时期的经典建筑：圆形竞技场、罗马

剧场、斗兽场、城堡、陵墓等。2000年

维罗纳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

遗产。

然而，这座让世人瞩目的风情小镇

却是因为莎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市中心卡佩罗27号小院，是朱丽叶的

故居，是维罗纳最负盛名的建筑，是世

界青年男女膜拜的爱情场所。小院中

有一尊与朱丽叶真人一样大小的铜像，

眼神深情哀怨而忧伤。钢像左上方，就

是莎士比亚笔下著名的大理石阳台，据

说，罗密欧就是攀附上这个阳台向朱丽

叶表达爱情、互诉衷肠的。这著名的阳

台吸引着无数的爱情痴想者，当然也包

括我。只是如今主人已不在，阳台长满

了清苔，生机无限，似乎向人们诉说，真

挚的爱情永远充满勃勃生机。

爱情，是维罗纳的“宗教”，痴情男

女从世界各地纷纷而来朝圣“爱之城”，

像罗密欧、朱丽叶一样誓死捍卫自己的

爱情。故居里所有的墙上密密麻麻写

满了不同语言的“爱的箴言”，留下爱的

祈祷。故事真假已不重要，虽然人人都

知道这可能是一个虚幻的故事虚幻的

人物，但一点也不妨碍人们对于美好爱

情的执著向往。每年一度，大剧场都会

举行歌舞节来缅怀这对情人对爱情至

死不渝的追求。据说1914年，大剧场

曾上演过歌剧《阿依达》，由于视听和音

响效果的完美大结合，大受观众喜爱、

叹服。至今，剧场的演出长盛不衰，成

为全世界最大的露天剧场。

维罗纳的路是青砖小方块铺成的，

特别复古，很有历史的调儿。小镇安

静，人很少，街路上行走的大部分是游

人，人们低头不语，只是静静朝着故居

走去，没有景点的喧闹。一抺阳光照在

刻满历史沧桑的建筑上，把行人的影子

拉得好长。曾经写满战争的小镇，因为

爱情，柔和了时间与空间。维罗纳古建

筑的历史和爱情文化交织，就像是太阳

光辉和月亮柔美的结合，让小镇沐浴爱

的温暖，演绎出既有历史沧桑感又具有

浪漫情怀，留给慕名而来的游客们日后

无尽的回味和向往。

维罗纳盛产 BARDOLINO 葡萄

酒，口感浓烈、芬芳。小弟说：“姐，你不

是恋上爱情了嘛，中午喝上吧⋯⋯”手

中的高脚杯不停地晃着宝红色的烈焰，

脑子里一遍遍地闪着记忆中罗密欧与

朱丽叶。维罗纳，短短时间的停留，我

觉得这个小镇已偷了我的心。也许因

为一个人，我爱上了这座城。

在这个文化快餐的社会，爱情，往往

变得奢侈。人海中，走着走着，很多人把

爱情给弄丢了。不是你不好，或者我不

好，只是有人情愿自己孤独，别人也寂

寞。尘世中，相遇相知又无奈分开，擦肩

而过或再度重逢，爱情总是捉摸不透，变

幻莫测。因此，有情的人总是感慨：原谅

我吧，红尘颠倒，不是我不能，手中的爱

情终究被生活碾地支离破碎。

近几年，因搜集村志材料之需，更

多的是源于好奇、观赏，多次专程到高

楼上泽村走访。每次徘徊于绿树遮掩

的野径与长满藤蔓、薜荔的石墙间，总

有一番远离喧嚣的避世、沧桑之感，浮

想联翩、心旷神怡。

这趟走访，我特意与村中几位长

者聊天，倾听漫无边际的往事、传闻之

后，询问一些已消失的建筑物、古木，

还有原先的交通、生活方式等。

张克锭，91岁，自称祖先从陶山花

园底迁此，最早定居处名大石窟。刚

到上泽时，根本无路通行；胡从界，90

岁；曹仲记，81岁，早年祖先分别迁居

于此。记忆中，最清晰的还是孚泽庙、

三曹王的传说。几位老人共同提到：

孚泽庙前原长着一棵大松树，直径要4

人才能合抱，树龄久远。在上世纪50

年代中后期，被砍伐去造机帆船了。

至今老人们仍念念不忘。

上泽古村已无人居住，村民们在

新村挨排先后建造了十几幢楼房，初

步形成新的居住点，生活方式仍然停

留在耕种自给状态。

午后，在几位热心村民陪同下，再

次进入废弃的古村落，我特地沿着古

村西首边沿的野径而行，路旁边就是

高楼溪，可见潺潺溪水在卵石间穿流

而过。

据同行者介绍：脚下的小径就是

最早的防洪堤，据说建成于清代，距今

数百年了，路面为鹅卵石铺成，堤为土

石混合结构，因年代久远，泥土冲积，

堤高无法丈量，少许地方与堤内路面

相差不足一米。

放眼堤外，一片卵石滩显得凌乱，

高处长着芦苇等植物，山洪暴发时，宽

几十米的溪滩洪水泛滥，曾经有过洪

水漫过堤岸、冲进村庄的记忆。而眼

前的溪滩上，卵石清泉相伴，野草流水

悠然，唯闻哗哗溪水奏鸣，野趣盎然。

堤内侧则一派葱茏，绿意盎然。

触目皆见成片挺立的锦竹，透过茂密

的竹竿，隐现几堵石墙，稍远处，树木

丛生，呈现原始般自然生态。

奇怪的是，石铺路面越来越狭窄，

由北至南，起始处宽约3米，到后来竟

狭窄到仅1米左右。问其原因，村民

曰：北面洪水凶猛，往下冲泄时，流速

渐减，故堤坝相应地可狭窄些。老人

称之为：虎头蛇尾。几百年前，山民筑

造防洪堤时，全靠人力挖泥取石，筑一

条数百米长堤，对偏远山区小村庄的

人们来说，可算是巨型工程了。能依

据山洪的流速渐减而相应收狭堤坝，

从而减少工程量，充分显现了祖先从

实践中摸索出的经验与智慧的结晶，

令我肃然起敬。

接着又观览了新建的防洪堤。在

老村北首，石块驳坎、路面铺混凝土，

上筑防护栏，路面宽达4米，堤高5米，

总长1300米，与下泽村连接。其规模

功效远非旧堤可比。

除却旧迹、堤坝给我震动，上泽亦

有两处新园让人耳目一新。一是杨梅

观光园，成片望去颇具气势。只是未

赶上杨梅收摘季节，显得萧条冷落。

另一处是铁皮石斛种植园。据主人苏

士排介绍，总占地30多亩，搭建有大

棚58架，可年收鲜石斛5000余公斤。

据实地观看，才知晓，石斛可分在地上

种植与树上种植两种，以树上种植的

为佳。把石斛接种在雪梨树上，我还

是初次见到，开了眼界。听主人讲述

种植、收获的经过，更长了见识。

古村、新楼，旧堤新坝，两处融合

现代气息的种植观光园，展现了上泽

人的坚毅意志与开拓精神。逐水而居

是人类的本能，在这山水交汇的偏僻

角落。几十代上泽人筚路蓝缕，坚守

这一方山水，沿山水铺就古村奇貌，如

今又在谱写新的篇章，这也可称得上

是上泽之奇罢。

梧桐河六分场有三批知青，第一批是来

自佳木斯和鹤岗的东北知青，人数最多；第二

批是来自牡丹江的朝鲜族知青；我们瑞安和

平阳知青是最后一批。在东北这批知青中，

人员比较复杂，除学生外，还有社会青年，个

别喜欢斗气。

那年头讲“斗争哲学”，农场知青争执事

件时有发生，麦收回来后，东北知青就与几个

平阳知青争执。问对方为啥争执？理由竟

是：“看着不顺眼，欠揍！”对此，分场领导—般

也不会多管。

事隔不久，一场更大规模的南北知青争

执事件爆发了。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那天，我们同室一

瑞安知青从机耕队旁的小濠边经过，东北知

青误以为他来“偷鱼”，不容置辩，追过来就

扭打。他逃回宿舍，对方仍不依不饶，又纠

集一帮人在食堂里围他两兄弟。兄弟俩平

时忠厚本分，人缘好，东北知青无事生非，引

起我们一连瑞安知青的公愤。再加上平阳

知青的推波助澜，说对方欺人太甚，这一次

决不能罢休。

考虑到东北知青人多势众，真打起来我

们肯定吃亏，大家气愤之下不免担忧。这

时，戴育煌自告奋勇，说自己腿长走得快，可

以去外分场搬请“救兵”，大家一致赞同。果

然，当天傍晚，他就从一分场和三分场请来

10多位瑞安知青。大家当下商定，由六分场

知青打头阵，外分场知青作后应，对东北知

青来个两头夹击⋯⋯

计划虽很周详，不料临时出现大变故。

季树红跑过来说，场部领导得知外分场瑞安

知青来“闹”，正报告总场派民兵开车来抓。

为了不连累好心过来援助的伙伴，只好让他

们先行抄小路回去了。

失去后援，形势急转直下，东北知青“攻

势”凶猛，很快就将我们的队伍冲散，还伤了

两位瑞安知青。一位因伤势严重，被紧急送

往总场医院抢救了。我与杨邦安被冲散后，

准备先回宿舍。邦安近视，走到大门口也没

觉察到什么。幸亏我眼尖，瞅见东北知青罗

力强正带一帮人在里屋候着！赶紧上前一

步，拉邦安往后撤。对方也发现了，一齐围追

过来。我俩夺路而逃，最后跑进分场场部，才

算躲过一劫。

连续两天，农场一、二连中间的那条道

路，变成南北知青对峙的“三八线”，双方都严

阵以待，谁也不敢逾越，搞得农场都没人出工

了。分场领导怕事态继续扩大升级，这才出

面调停，要求双方各派代表到场部谈判。

瑞安知青推选杨邦安、蔡兆清与我三人

同去，对方是王庆安、罗力强，侯万军三人。

在谈判桌上，我们还想据理力争，将孰是孰

非、前因后果讲个明白，但很快被分场领导

制止。任主任态度坚决地表示：“什么都别

讲了！现在双方代表都在，我先问个明白，

你们还想不想继续干仗？”估计事前已做过

工作，东北三个代表当即痛快表态不想再

闹。任主任转过来又问我们，我们也自然赞

同“休战”。

于是，当着分场领导的面，双方代表乖乖

地在“停战协议”上签下大名。任主任郑重声

明：“今后无论哪一方再寻事，定然严惩不

贷！”如今想想还后怕，那时大家都年轻无知

易冲动，幸亏分场领导及时出面解决，否则后

果难以设想。因此，我一直打心底里感谢任

主任，觉得他当时处理的方法是很正确的。

此次事件经谈判解决后，双方关系开始

趋向缓和，王庆安、罗力强、侯万军等人，看见

我们也客气多了，王庆安还曾主动邀请我与

杨邦安、岳朝清等人，到他的宿舍里练过举

重。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不打不相识”吧！

随着时间推移，此次事件影响也销声匿

迹了，知青们开始担忧起自己的前途命运，

很多人都将一门心思放在如何离开农场返

城上了。

那落了一夜的银杏叶子

铺满土地庙前的鹅卵石小道

厚厚的绵绵的

可是我不忍心踩过去

怕踩碎我童年的梦

我记得鹅卵石上有鸟粪

白白的

是喜鹊

还是白头翁

反正有很多的鸟

叽叽喳喳地

怎么也说不清楚自己的名字

夏天里的午后太阳刚刚落下山头

爷爷舀起一桶一桶的井水

一瓢一瓢地洒过去

洒过去的清凉

清凉的鹅卵石

我最喜欢光着脚丫子

在鹅卵石上磨

磨出一个一个光亮

磨出一眼一眼的星星

透过密密层层的银杏叶子

听爷爷讲故事

故事里没有银杏叶

故事里也没有鹅卵石

故事里只有爷爷的齁声和鼾声

爷爷臂弯里

嘴角微微挂着口水的我的样子

上泽之奇
■施正勋

银杏叶下的鹅卵石银杏叶下的鹅卵石
■郑建雪

一连二排知青


